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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黃敏雄，21歲」，敏雄反覆的唸著，像是一再確認自己的存在一樣。

 

 

 

　事情是這樣開始的，起初幻覺真實得很，也小得很。敏雄幾乎可以感受到有某種東

西的種子在他的體內落下，緩慢扎根，然後一點小綠苗就冒出來了，那是一種輕微卻

又深刻的痛苦，比被蚊子叮咬了一口還其癢難耐。怎麼說呢？對了，就像異形那部電

影一樣，他覺得寄生在自己體內的種子有一天會長成像大樹那樣雄偉的姿態，他的心

臟慢慢的會盤根錯節起來，被某種寄生得更堅固。到時在他人皮底下的就再也不是他

自己了，而是另一種身分。

 

 

 

　敏雄突然恍神起來，他無法分辨，他現在領悟到的事實，到底是真相還是他腦中生

產的幻覺呢？但是從那天起，大大小小的幻覺足以取代現實的一部份，吸納進來變成

他的生活。

 

 

 

　有一度他無法出門面對人群，只好趁著每天母親沒有起床之前，假裝已經出門上課

。還好母親也不是標準的那種一大早起床為子女做早餐的媽媽，自從他父親死後，母

親每天睡到中午起床整理一下家裡，傍晚直到半夜就到巷口的那家小吃店幫忙，雖然

不是什麼豐厚的薪水，卻也不無小補，還好父親死後拿到了一筆保險理賠，這樣的經

濟情況要維持孤兒寡母到敏雄大學畢業是沒有問題的，敏雄知道畢業後，家裡的生計

就要他一肩扛起了，不免對畢業後的事情生出恐懼。

 

 

 

　敏雄呆呆的縮在衣櫃裡想著，這陣子他覺得自己的精神狀況越來越沒辦法面對同學

，連日常生活的問候招呼都沒辦法，這樣一久會怎樣呢，總不能每天都偽裝去上課而

躲在自己房間的木質衣櫃裡吧。

 

 



 

　想著想著就看到母親進來他的房間，原來已經下午了。他透過衣櫥的隙縫窺著他母

親，倒是一清二楚的，房間裡的陽光也很充足。他看見母親在他的桌前坐下，拉開他

的抽屜，翻出他的日記本，審慎的看了一些時候，又慎重的闔上了放回原處。然後又

起身環顧他房間四周，將有抽屜的地方都一個一個打開了檢查過了，當然信件也沒漏

掉。又從書櫃上抓了幾本書下來，翻看裡面的內容，然後又擺了回去。這樣整個翻弄

了他的房間一遍，才心滿意足的離開了。

 

 

 

　敏雄聽著母親的腳步聲，逐漸的遠去了，客廳傳來電視的聲音，他回想著剛剛，她

母親窺著他，他在母親身後窺著母親，這不是形成一個圓嗎？那時他瞥見母親看著他

信件臉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情，像是一個趾高氣昂的勝利者或是佔領者，他就忍不住噗

嗤一聲笑出來了：母親，你知道你其實是螳螂王嗎？以為捕到了蟬，其實這隻蟬因為

幻覺的緣故變成了黃雀呢，正準備伺機而動的吃掉你喔！

 

 

 

　原來母親的一天是由偷窺他開始的啊，他以前怎麼一直都不知道。看來不得不造假

了，也要讓母親產生幻覺才公平。

 

 

 

　傍晚了，母親去上班，敏雄從衣櫃裡出來。坐在客廳裡看著窗外的夕陽飄進來，帶

著那麼一點落寞頹廢，整個人也因為被這樣的光束包圍，身心也逐漸萎縮起來。

 

 

 

　這時電話響了。

 

 

 

　「喂？」

 

 

 



　「振生嗎？我是你國中同學沈朋宇，輾轉從別人那邊拿到你台北的電話，你這幾年

過的還好嗎？」電話那頭傳來一個低沈的男聲。

 

 

 

　「還好，只是父親在我考上大學那年過世了。」敏雄接著他的話，不知怎麼的沒有

澄清自己的身分。

 

 

 

　「你知道嗎？儘管隔了那麼多年，我還是常常想起國中時我們差點強暴那個女老師

的那件事。」

 

 

 

　敏雄突然覺得精神抖擻了起來，原來這是個有故事可聽的身分啊，含糊的應了沈朋

宇的話，朋宇倒也沒發現什麼不對，就自顧自的說起來。大抵是把敏雄當成神父般的

告解他的罪過，或者是他們的罪過。

 

 

 

　他們的對話大意是這樣的。那年他和他因為默寫沒考好，被留下來罰背書，偌大的

辦公室裡只有他們兩個男生和國文老師，那個國文老師剛從師專畢業來學校任教，非

常年輕秀氣，班上有很多男生都很喜歡她。天色慢慢的轉成像水彩盒上過多色彩混雜

的髒，沈悶的背書氣氛讓朋宇昏昏欲睡，正當這時，在一旁的振生突然將老師壓倒在

桌上，還叫朋宇幫忙壓著老師的手腳，好方便他上下其手。朋宇一時慌了手腳，振生

急促的命令著，又怕老師叫嚷，只好遵循著指示做，窗外的天色變成氣味，朋宇聞到

彷彿臭水溝般的味道，也許是年輕男孩身上的汗臭味，或是一種腐壞的象徵。正當這

時，辦公室外突然傳來由遠而近的腳步聲，兩個男生一時慌張，便放開了老師，逃出

辦公室外，在深夜的學校走廊上奔跑時，不知道為什麼，沈朋宇說剛剛在辦公室背不

起來的詩句全都記得了，他一邊跑著一邊背著：「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

騎逐，大雪滿弓刀。」那晚月色斜斜的映照在他倆的身上，他看著奔跑在他前方黯淡

的背影，越覺得那抹黑邪惡起來。自那晚起，那首詩他就牢牢的記得到現在，忘都忘

不掉。

 

 



 

　「噯。振生，你還記得那首詩嗎？」

 

 

 

　「當然。」敏雄心裡不禁念了一遍這首詩，活脫脫就是那晚兩個男孩子的寫照，覺

得真寫實。

 

 

 

　敏雄掛上電話後，決定把這件事情寫在日記上。

 

 

 

　開頭是這樣寫的：「我國中那年，強暴了我們班的國文老師。」

 

 

 

　他想到明天母親會翻閱他的日記，他不禁寫得更起勁了。露骨的情色鏡頭，宛若真

有其事那樣，藉著那樣色情的筆法，想像著自己挑起母親曖昧的慾望，母親一定會看

得臉紅心跳吧。

 

 

 

　最後是這樣結尾的：「我想我會強暴那個老師，一定是她長得跟母親有幾分相像的

原因。」

 

 

 

　自此以後，敏雄就常常和朋宇通電話，朋宇打來的時間大多都在傍晚，他的人生也

因為這通電話正式分裂成敏雄和振生，他們兩個像麻花辮一樣緊緊糾結在一起，本來

只是幻覺有一個人住在身體內，後來敏雄就真的變成振生。

 

 

 

　朋宇還是不斷的在講記憶中的振生給他聽，讓編織的辮子粗壯起來，有時朋宇會問



振生搬到台北以後的事，振生則會用敏雄的人生接下去應答。他體內的兩個靈魂各據

一地，該誰講話誰就跳出來，但是有時難免會有混亂的狀態，當他不清楚自己該是振

生或敏雄時候，講起話來就纏纏鬥鬥了。

 

 

 

　譬如跟母親講話的時候。敏雄喜歡媽媽，兩個人也相依為命一段很長的日子，振生

也喜歡，但是振生是用看女人的眼光去看敏雄的媽媽。

 

 

 

　敏雄從小就是個寡言的孩子，乖巧的形象自然不配振生荒誕的年少輕狂，所以將那

些不羈寫在日記上，敏雄想偷窺他的媽媽一定瞠目結舌。振生也想寫一點什麼，於是

他寫對媽媽的愛慕有時是淫語穢字，有意無意就流露出勾引的意味。

 

 

 

　這種話語寫多了，敏雄逐漸覺得，母親看他的眼光不一樣了，甚至是故意要避開他

，有時候擔心的問他一點什麼，例如有沒有女朋友啊，學校如何，或者問他過去的國

中生活，媽媽照著腦海中的記憶去問：「噯，我記得你國中的時候，國文老師的年紀

不是跟媽媽一樣大嗎？」或是「你國中的時候，成績不是都保持前三名嗎？」

 

 

 

　敏雄知道媽媽腦中的記憶已經逐漸被振生的日記混淆，也攪成塊狀的巧克力，嚐不

出哪個部分是敏雄，哪個部分不是。母親的幻覺比他嚴重，他至少某些時候還能區分

哪句話是他說的，哪句話是振生說的，可是母親分不出。（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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